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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华

市文物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副研究馆员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市文物研究所基建考古室副主任

苦读“板砖文献”练就博学考古人

像爱惜生命一样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孙勐

“时间过得真快， 一转眼， 我就
在田野考古一线奋战了15个春秋。” 市
文物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副研究馆员孙
勐说。 孙勐出生在1979年， 2002年大
学毕业后， 想一心从事考古工作， 就
选择了到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工作。

参加工作15年来，他一直在从事野
外考古工作，先后参加了长江三峡水利
建设（重庆涪陵）、北京奥运场馆建设、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北京段建设和北京
城市副中心建设等国家和北京等重大
项目的考古工作，有效保护了国家文化
遗产， 擦亮了首都的金名片。

凭着对工作的执着， 孙勐始终奋
斗在田野考古第一线。 考古工作有其
特殊性， 一旦开工， 周末、 节假日都
不能停工， 他和他的团队经常放弃节
假日休息时间 ， 坚守在考古工地上 。
面朝黄土背朝天， 晴天一身土， 雨天
一身泥， 是考古人日常生活和工作的
真实写照。

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是国家大
事、 千年大计。 2016年以来， 在时间
紧、 任务重、 要求严的情况下， 为做
好城市副中心建设中的考古工作， 单
位选派孙勐作为路县故城遗址考古项
目负责人 。 他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

神， 通过查找、 分析大量文献、 档案，
确定了路县故城城址的线索。

此后， 他精心组织城址的考古勘
探， 冒着酷暑严寒， 钻进庄稼地， 扎
在沟渠中， 带领勘探工人， 在短短的
五个月时间内， 对近80万平方米的区
域进行了全面考古调查和勘探。 以城
墙夯土为切入点 ， 确定了城墙 、 城
壕、 主要道路以及该城址的基本范围、
形制、 结构、 年代等基本情况， 掌握
了这一区域的地下文物埋藏状况。 这
是通州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古城， 也是
通州建城之始。 路县故城城址的及时
发现， 文物价值、 历史内涵的准确判
断， 为未来城址的全面保护、 考古遗
址公园的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同时
也为城市副中心建设中文化传承、 文
脉延续做出了贡献。 2017年4月， 他主
持的路县故城遗址考古发掘工作荣获
了 “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7年7月至11月， 为配合京唐铁
路和城际铁路联络线建设， 孙勐主持
在路县故城城址外进行了考古发掘 ，
完成面积16000平方米， 发掘了汉代灰
坑800余座、 汉代房址27座、 汉代至清
代水井111口以及各个时期墓葬多座，
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 发掘成果与路

县故城城址作为县级治所的时代相吻
合， 与路县城址的历史和考古学文化
联系非常密切， 是两汉时期路县故城
外的一处生活、 生产区。

丰硕成绩的背后， 是以孙勐为代
表的考古人的默默付出。 为了找到这
座城， 也为发掘、 保护好这座城， 孙
勐吃住都在工地上， 连周末都不回家。
他所在的部门为了强迫他回家与家人
团聚， 专门把部门例会定在周五下午，
方便他散会后回家看看还在上幼儿园
的女儿， 但大多数时候他还是选择返
回考古工地。

孙勐能够始终保持着对考古工作
的热爱， 在坚持野外考古的同时， 还
加班加点钻研考古科研工作， 出版专
著3部， 合著6部， 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成果丰硕， 用实际行动阐释北京传统
文化， 服务社会。

在田野考古中， 他非常注重考古
勘探、 发掘等实际操作的规范性、 准
确性， 重视考古现场对遗迹、 遗存性
质、 形制、 年代、 用途的综合判断与
宏观把握。 因为在圆明园考古工作的
杰出表现， 他参加的 “圆明园长春园
宫门区与含经堂遗址” 考古发掘工作，
荣获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

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 孙勐
就要着手考古资料的整理、 公布和出
版， 这是对田野工作的总结、 深化与
研究， 也是对传统文化遗产的深度阐
释。 孙勐的专著 《南水北调北京段考
古报告》 《鲁谷金代吕氏家族墓葬发
掘报告》， 获得学界的高度赞誉。

孙勐将考古视为毕生追求的一项
事业 ， 有着强烈而执着的热爱 ， 他
“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
历史文化遗产”。

盯得住， 一盯到底■密码：

学会 “穿越”， 像前人那样思考■密码：

2015年6月15日， 圆明园西洋楼遗
址作为北京市第一处公众考古场所开
始面向社会开放， 由此， 神秘的考古
现场从银幕搬到了公众面前。 张中华
就是提出 “公众考古” 的那个人， 让
普通老百姓有了近距离观摩考古发掘
的机会。 7年专业学习考古， 11个年头
始终埋头在考古工地， 主持过玉河遗
址、 圆明园9处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刊发数十篇论文……已获得丰硕成绩
的张中华， 自己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开
创了 “公众考古”。

硕士学位毕业于西北大学文化遗
产学院的张中华， 毕业后来到了北京
踏上了他的考古之路。

尽管多年的考古工作， 让张中华
获得了很多成绩， 但张中华却说自己
越挖越不明白， 越做越发虚。 白天在
工地， 晚上回家写完发掘日志， 必须
得看看书睡觉才踏实， 张中华说， 担
任圆明园课题组组长的这几年， 是他
睡觉最少的几年， “我现在的工作就
像一个艰辛的 ‘穿越’。”

上学的时候， 张中华学的是新石
器时代考古专业， 新石器时代没有文
字， 学习的只是田野考古方法， 而现
在在圆明园做的是清代考古 ， 一下
“穿越 ” 了几千年 ， 而这个跨度对于

张中华来说是非常痛苦的。 新石器时
代不涉及古建 ， 更不涉及园林艺术 ，
这些知识点不懂的话， 写出来的考古
报告一定是贻笑大方。 只有抽时间翻
阅大量文献， 恶补这方面的知识， 遇
到问题马上解决， 不然越积越多。

主持过多个考古项目的张中华深
知， 一个考古工地的收获或者效果取
决于考古工地负责人的素养和视角 。
一位考古学家的养成往往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 因为考古学是非常综合性
的学科， 要研究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考古学家必须具有渊博的学识。 考古
虽然分类在文科， 但包含文科、 理科、
医学、 工科、 地质学科、 体质人类学
等等。 “比如，挖出来人骨了，多大年龄
死的，生前是做体力劳动多还是脑力劳
动多？ 是男是女，生前得了什么病，有
没有龋齿 ？ 裹没裹过脚 ？ 这些认识 ，
如果在现场注意不到， 考古信息就会
把握不准。 再比如古动物学， 挖出动
物骨， 你就会考虑到这具动物骨是否
跟人类生活的环境有关， 可以分析出，
是通过打猎还是驯养的？ 还有植物学，
你会从中了解到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
系， 野生的还是培育的？ 历史学更不
用说了……”这段话，张中华说得停不
下来， 而记者听得早已张大了嘴巴。

“可以说， 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水里游的 ， 我们都要学一点 、 懂一
点。” 张中华说， 考古学家是博学的一
点不夸张 ， 考古过程没有捷径可言 。
这些知识对当时刚刚接触考古专业的
学生来说是枯燥的， 但真正到了发掘
现场， 就会发现需要了解的知识太多，
这就有了为什么考古的人工作之余还
会自觉跑到图书馆搬回大量板砖一样
的文献苦读， 社会学、 经济学、 政治
学、 军事学等等， 只要是存在的， 对
考古学都是有用的 。 “只有了解的更
多，才能把信息采集得更全；才能够把
历史的废片，通过丰富的知识复原得更
多，才能通过考古让人们了解到我们的
过去、现在和未来，知道我们是怎么来
的，是怎么走过来的，将来怎么发展。”

干了这么多年考古， 张中华越来

越深刻地认识到， 现代人低估了古代
人的智慧， 古代人的内心更单纯、 更
投入、 更专注， 那份工匠精神比现代
人更强大！ “圆明园的工艺， 包括建
造工艺、 建筑质量很多现在都学不到，
比如建筑中用到的 ‘三合土’， 比我们
现在用的水泥还耐用， 三百多年依然
如故 ， 现在在实验室研究比例配方 ，
成分的精确比列测不出来。 再比如瓷
器， 尤其是粉彩， 现在做的远没有当
时烧的好， 还有琉璃的烧造， 我们在
圆明园发现了七种琉璃， 甚至在一种
琉璃上面发现五种颜色， 可想它的烧
造经过了多么复杂的流程和工艺……”
张中华的介绍又停不下来了 。 所以 ，
他希望通过 “公众考古” 让更多的人
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 这也是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对文化的向往。


